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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境单元制图是将原始生态环境数据和生物信息应用到城市

自然保护和生态空间管理决策的有效途径。生境单元制图对于揭示城市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规律、探寻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控的生态

边界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系统

介绍了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主要步骤和方法；对比和评述了国内外典型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案例，总结了生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的应用。最后提出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展

望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在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前景，以

期为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风景园林；生境单元；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生态空间管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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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biotope mapp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pply raw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biological data to urban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Biotope mapp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eal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and explore the ecological boundary 

of urba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ies of urban biotope mapping,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major procedures and research methods. 

It compares and reviews urban biotope mapping cases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areas, an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otope mapping 

in urba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stly, it proposes the key issues to 

be solved in the urban biotope mapping researche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urba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in a bi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urba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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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系统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环境的

适应、加工、改造而建设起来的特殊的人工

生态系统。全球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

剧增，引发了一系列诸如绿色空间锐减和生

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 [1-3]。生物多样

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是决定城

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直接

关系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城市生态安

全。然而，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复杂、城市生

物群落空间分布不明、城市生物与环境观测

数据缺乏有效整合，以及生物栖息地保护边

界不清等问题成为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及城市生态空间边界管理的最大障碍 [4-6]。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

效途径和方法。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最初是由德国 Sukopp

和 Schulte 两位科学家提出的 [7-8]，由于它能够

表征不同区域内丰富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信息，

相关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且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在许多发达国家广泛开展，目前在理论与

应用方面均取得了诸多认知。然而中国这方

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在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实践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笔者

将系统阐述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主要方法、

发展历程以及生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的应用，以期为中国开展城市生境

单元制图特别是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工

作提供重要工具。

1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定义和内涵
1.1  生境单元与城市生境单元

生境单元（biotope）源自希腊词汇，由

biós 和 tópos 组成。生境单元的定义最早由

Dahl 提出，即“任何可以圈定的动植物生存

的空间”，亦被称为生境 [9]。1988 年 Sukopp 和

Weiler 将生境单元的定义改为“一个具有相同

或相似环境条件的区域，且能够为特定的动

物群落提供生存环境”[7]。Forman 将生境单

元的定义进一步修改为“特定尺度下环境条

件一致的景观单元”，如一片灌木丛、一处水

塘或者一块废弃地，都可以看作一个生境单

元，因为这些生境单元都包含了特殊的环境

条件和特定的生物群落 [10-13]。城市生境单元 

（urban biotope）一般是由建筑、动植物、土壤

以及人类干扰活动等多个因素共同形成的景

观生态单元 [7]。城市生境单元既是动植物栖息

的家园，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景观美学价值和

生态服务功能 [14-15]。

1.2  生境单元制图与城市生境单元制图

根 据 Sukopp 的 定 义， 生 境 单 元 制 图

（biotope mapping）是根据特定生物物种（群落）

集合识别、划分和记录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过

程 [7]。其中“单元”确定的最基本方法是在地

形单元的基础上叠加生物和生态单元（要素），

从而获取信息综合均质单元 [16]。生境单元的

划分一般要遵循典型性、最小异质性、反映生

态单元格局特征和生态过程等基本原则 [17]。

生境单元制图、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制图以

及景观生态制图均属于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

要方法，但三者还有一定区别。生境单元制

图描述的主题是动植物，LUCC 制图描述的主

题强调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对土地资源的影

响，而景观生态制图主要描述景观生态各要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18-19]。

当今国际上尚没有公认的城市生境单元

制图（urban biotope mapping）定义。综合以往

学者的研究 [7, 17]，城市生境单元制图可以被定

义为“绘制生境单元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形

成全面覆盖城市区域并能识别相邻生境单元

之间的清晰边界的综合信息图谱”。由于研究

目的或不同研究区域生态环境及其生物要素

特征等差异，往往会导致生境单元制图的内

容和形式存在明显差异 [20-21]。快速城市化进程

不仅导致了城市环境梯度的分异特征显著 [22]，

而且对城市生物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了

重要影响 [4, 16]。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目标就是

区分城市生境单元的边界，揭示边界内生物

物种（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与生态环境

梯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6]，目前城市生境单元制

图已成为城市空间生态规划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研究的重要工具 [23]。

2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方法与应用
2.1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方法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方法目前主要包

括选择性生境单元制图法（selective biotope 

mapping method） 和 全 面 性 生 境 单 元 制 图

法（comprehensive biotope mapping method） 

2 种 [7, 24]（表 1）。

2.2  城市生境单元分类方法

2.2.1 城市生境单元分类方案的制定

生境单元分类方案是识别、划定和描述

研究区域内不同生物物种（群落）的生境的

指导依据 [29]。研究目标和空间尺度决定生境

单元分类方案中数据收集的类型和生境单元

类型划分的层次。对于层次级别较高的分类，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研究尺度和类型都比较

粗略，而对于层次较低级别的分类，一般要

求生态学和生物学信息更加精细，而且这些

信息的重要性会直接影响分类结果 [6]。一般来

说，基于较低分辨率的城市生态环境信息数

据开展的分类，往往更适用于较大尺度的研

究；而生物信息更适用于在较低级别的层次

结构上描述生物物种（群落）的分布。在生物

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则生境分类方案可能就

完全依赖于城市生态环境特征的相关信息。

2.2.2 城市生境单元分类的因子选择

尽管生境单元分类方案体系复杂程度不

一，大多数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往往更愿意

选择适合自己研究目的和需求的主导驱动因

子作为城市生境单元的分类依据 [14, 16]。目前大

多数学者都是根据城市地形或地貌数据、动

表 1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主要方法 [7, 25-28]

Tab. 1  The main methods of urban biotope mapping[7, 25-28]

主要方法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选择性生境

单元制图法

研究区域内具有保护价值或潜在保

护价值的生境单元 [7]，仅包括城市

绿色空间，不含城市建成区域 [25]

人力和物力投入不高，所需时间较

短，而且只需记录每个生境单元的生

物学信息即可

仅关注每个独立的生态单元而

忽略周边其他环境的影响

全面性生境

单元制图法

研究区域内全部生境单元，包括绿

地和建设用地 [26]

能够完整绘制研究区域全部的生境单

元图谱 [26-28]，并能提供全面、翔实

的生态环境数据和生物信息 [7]

需要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共同参

与以及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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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调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城市规划

成果等相关资料进行生境单元分类 [30-32]，也有

部分研究人员采用生态环境变量数据或者生物

调查数据开展微生境单元制图和特征描述 [20]。

通常一些热点城市环境数据和生物信息一般

比较容易获取，绘制生境单元图谱的准确性

也比较高；但对于难以获取或者数据有限的

情况，一般优先选择关键的驱动因子作为城

市生境单元分类方案制定的主要依据 [33]。

2.3  城市生境单元分区及其特征描述方法

城市生境单元分区的方法主要包括单一

因子主导法、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和多元

聚类分析法 3 种。多元聚类分析法是目前公

认的最客观最全面的生境单元分区方法，它

可以很好地实现城市生境单元制图中多个生

物环境因子的聚类分区 [6]。

城市生境单元特征的描述方法包括图表

表征和建立各生境单元名称的代码 2 种方法。

一般来说，图表表征方式比较适合大尺度分

区的环境变量或者特征信息的直观表示，而

采用生境单元代码的方式更适合复杂生境单

元分类因子的描述 [6]。

2.4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基本步骤及其主

要运用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基本步骤包括数据

收集、生境单元分类、生境单元分区及特征

描述 3 个步骤，生境单元分类、生境单元分

区及其特征描述是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核心

内容，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产

品 [34]。在城市生态系统的管理过程中，城市

生境单元制图可以为城市自然保护和生态空

间的管控边界识别等方面的应用需求提供辅

助和支持 [13, 35-37]（图 1）。

3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发展

自 1980 年 以 德 国 Sukopp 和 Schulte 为 代

表的学者创立城市生境单元制图以来，迄今

为止已经历了 40 余年。目前城市生境单元制

图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重视并不断被创

新和应用，其研究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启蒙

阶段、发展阶段和推广应用阶段（表 2）。

当今各国在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领域

取得的成果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城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空间规划和生态系统管

理方面的持续进步 [38, 43]。虽然科技创新不断促

进城市生境单元制图水平的提高，但仍然不

能盲目地追求生境单元图谱的精度和更复杂

的分类体系，要从研究目标和实际需求出发，

选择真正适合的分辨率和合理的分类体系来

开展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

3.2  中国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发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才开始城市

生境单元制图的相关研究，目前的研究水平

还比较滞后。虽然中国开展了大量的城市专项

调查，获取了海量的环境信息和生物数据，形

成了大量专题研究成果，并初步揭示了中国

主要城市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 [30]，

表 2  国外城市生境制图发展历程 [2, 16, 32, 38-42]

Tab. 2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reign urban biotope mapping[2, 16, 32, 38-42]

发展阶段 主要特征 标志性事件

启蒙阶段

（1974—1986 年）

1）生境单元分类方案主要依据地貌学和生物群落学制定 [32，38]；

2）侧重探讨生境单元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价值评估；

3）大多数研究偏重于有保护价值的区域 [16]，且以选择性生境单元制图方法为主；

4）城市生境单元制图成果的精确度整体不高 [39]

1）1978 年德国首次将慕尼黑、奥格斯堡市和柏林列为第一批试点城市 [39]，

这是城市生境单元制图正式产生的标志；

2）德国 1986 年正式提出了《德国人文区域生境单元制图基本方案》；

3）英国 1984 年绘制了伦敦完整的生境信息图谱 [2]

发展阶段

（1986—1997 年）

1）生境单元制图精度大幅度提升，研究和应用的目的也扩大到多尺度的城市生态

空间规划与生态系统管理；

2）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境单元分类体系和制图应用各有特色，灵活性和实用性增

加，生境单元信息图谱也更为翔实和定向化 [39]；

3）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研究仍集中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及地区

1）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德国其他城市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加入城市生

境单元制图的研究和实践中，德国仍处于领先地位；

2）航空多光谱扫描（AMSD）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德国生境

单元制图中得到运用 [39]；

3）1993 年德国正式发表《德国人文区域生境单元制图基本方案》，得到欧洲

其他国家的认可并被广泛借鉴

推广应用阶段

（1997 年至今）

1）在推广应用方面，致力于解决城市土地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等方面，逐渐将

生境单元制图作为城市自然保护和空间生态规划的重要工具 [40-42]；

2）在技术创新方面，采用彩色红外航空摄影和雷达激光等技术提高制图的精确度；

3）在生境单元分类方案的设计方面，注重用户需求

1）1997 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大学举办的生境单元制图研讨会促进了城市生境

单元制图的推广应用 [2]；

2）新西兰等国家开始尝试建立适合本土土地利用和生物群落的分类系统

1 城市生境单元图谱的绘制步骤及应用
The mapping stages and application of urban biotope

1

单一因子主导法或专家咨询法或多元聚类分析法

城市生境单元分类

城市生境单元分区

城市生态系统管理

城市生境单元信息图谱绘制

采用图表表征或生境单元代码的方式描述生境单元特征

生态
空间
的管
控边
界识
别

城
市
自
然
保
护

生
态
系
统
评
估

城
市
空
间
规
划

城市生态环境数据和生物信息收集

选择适合研究目的和需求的主导驱动作为分类依据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应用

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优化人类开发活动的
范围和强度

但这些成果都是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或者不

同学科的研究需求整理完成的，目前一直缺

乏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生境单元制图分类方案，

为城市自然保护和生态空间管控增加了工作

难度。另外，目前城市空间生态规划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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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都缺乏充分的生物地理

空间数据支持，导致城市本底不明、生态边界

不清等问题，使得相关规划成果的科学性和指

导性不足，有价值的生境单元的分布特征难以

识别，更难以形成城市空间保护体系 [30]。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部分学者开展了城

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华东

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少数城市。在综述研究中，

2003 年李建新与著名生态学家 Sukopp 等就德

国生境单元制图国家项目开展的方法和具体

程序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中国学

者开展生境单元制图提供了方法借鉴 [24]。在

理论与应用研究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赵振斌等对西安市南郊城乡过渡带进行了生

境单元制图的研究，对该区域的城市自然保

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生境单元的分

类体系不周全，对生境单元价值的评估也有

待考量 [30] ；高大伟等结合彩色红外航片技术

和野外调查方法，完成了闵行区的生境图谱

绘制和生境价值评估，虽然选择植被覆盖度

和生物多样性作为生境单元分类的主导因子

是该研究的主要亮点，但由于分类体系的设

计过于简单，不利于全面了解生境单元的详

细特征及其生境价值 [44] ；赵兵等以苏州市花

桥镇为例，在生境单元制图技术“本土化”和

“城市化”的基础上开展了生境单元图谱绘制

和生态价值评估，但分类体系仍以 LUCC 的

功能性为主导因子，缺乏对水文、植被格局

等要素的考量 [31] ；陆熹在建立南京玄武区生

境单元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生境单元图

谱的绘制和生境单元的价值评估，由于制图

方法仍以典型性生境单元制图法为主 [32]，可

能会忽略掉那些看似没有价值但具有特定功

能的生境单元类型；张颖等选取北京市 3 个公

园绿地作为研究对象，首次从风景园林师角

度来构建分类体系，并将该方法扩展至城市

绿地微尺度生境等级，很好地将过往的生境

单元分类体系与风景园林师常用的设计逻辑

进行结合 [20]，但生境单元类型的划分没有注重

其生态过程特征的反映，忽视了不同生境单元

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生

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空间生态规划 [45]、城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 [38, 46]、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11] 等

领域中的应用研究，为解决城市自然保护和

土地开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途径。

与国外相比，中国目前城市生境单元制

图相关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起步都比

较晚，研究范围也比较局限，生境单元分类

体系不健全，其严密性和周全性与西方发达

国家差距较大，且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停留在

对城市局部区域生态要素层次的调查 [2, 32]，生

境单元制图成果不能充分体现中国城市生态系

统自身的特色，也未能很好地将其理论成果应

用到城市自然保护和生态空间管理实践中。

4  生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的应用
4.1  生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的优势

城市群落生境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是造

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直接原因 [46-48]。城市绿地

是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但关于

城市绿地规划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两者之

间的相关性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究其原

因，主要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相关依据、指导细则以及相关部门职责的

界定 [49]。另外，城市生态环境数据和生物信

息的缺失或不完善也是导致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50]。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作为景观生态学研究

的重要方法之一，能够有效提供城市动植物

群落生境质量、分布和生境单元类型等详尽

信息，并能将各类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信

息直观且形象地以图谱形式反映出来，以更

好地保护重要的物种和生境单元、解决土地

开发与土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46]。另外，城市

小尺度绿地生境单元制图（图 2）也可以为绿

地微生境物种的保护与后续的生境修复提供

便利。城市生境单元制图方法与目前中国开

展的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相比，后者更

侧重对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组成和变化进

行的有计划的观察和记录 [51]，前者不仅能够

以可视化信息图谱形式更好地解释城市生态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异规律，还能更

有效识别不同生境类型之间时空的分界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很好地实现科学

调查到实际应用的有效衔接 [37, 52]。

4.2  生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的具体应用

4.2.1 物种和生境的保护

生境单元制图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城市

或城市群中生物物种及其栖息生境，除了濒

危、稀有物种和重要城市生境单元外，还包

括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生物物种

和生境单元 [53-55]。例如 Müller 和 Fujiwara 以保

护含有濒危、稀有物种、重要城市生境单元

以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城市绿地为

目标，对日本东京城镇群和德国纽伦堡市开

展了生境单元制图工作 [53] ；高天等将植被连

续性因子融入生境单元制图法，改造后的生境

单元制图模型成为调查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工具，不同生境单元展示的图谱信息对今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制定具有重要的辅助

G-C-M-L1-D

范围线

0

N

62.5 125 250 m G-C-M-L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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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G，绿色空间；C，闭合绿地；PC，半闭合绿地；PO，半开敞绿地；Oa，老龄；M，中龄；Y，幼龄；P，多年生草本；S，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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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昌市滨江公园（市政府—胜利四路段）生境单元制图
The biotope mapping of the Riverside Park (from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Shengli 4th Road), Yich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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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作用 [14, 32, 56]。总结起来，运用城市生境

单元制图方法对物种和生境开展保护研究的

程序包括 3 个步骤：1）全面搜集研究区域的

生态环境数据和生物多样性信息，结合研究

或应用目标，确定需要重点保护的物种和生

境单元；2）利用遥感和 GIS 对获得的生态环

境数据和生物多样性信息进行叠合，获取可

视性化的城市生境单元图谱；3）依据不同的

研究目标，对需要保护的城市物种和生境单

元进行价值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划定优先

保护等级，从而制定物种和生境保护的具体 

方案 [7]。

4.2.2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控的空间边界划定

目前城市生态系统管理大多采用行政边

界而不是生物物种、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分

布的生态边界来指导城市生态管理，这将为

城市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或恢复带来

一些困难或不确定因素。另外，当今的城市

空间规划和管控大多缺乏足够的城市生物地

理空间数据作为依据，存在生态系统类型重

叠、生境空间分布规律不明、生物多样性本

底不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控的空间边界

模糊等一系列问题 [4-5]，导致城市生境单元制

图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定量化和精细化。

因此，生境单元制图有助于准确识别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管控的生态边界 [57]。例如，刘

晟呈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尝试将生境单元

制图引入城乡空间生态规划实施管控领域，实

现了对城乡空间生态规划实施管控的动态监

控，有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提高 [45]。

4.2.3 城市生物多样性定向的景观规划与管理

通过判读和识别不同规划定向的生境单

元图谱信息，可以完成不同尺度的景观规划

与管理 [58]。一般来说，城市生境单元制图

对景观结构的描述包括土地利用结构或覆被

类型、土地基本特征和生物多样性特征。因

此，通过判读含有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生境单

元信息，可以为城市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定

向的景观规划和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13]。例如，

Löfvenhaft 等运用生境单元制图方法，通过判

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城市公园地区含有生物

多样性价值的生境单元信息，并根据其组合特

征和土地利用历史现状划分为核心区、连接

区、缓冲区和障碍区等不同规划区域，并提出

了不同区域的规划和管理要求，也有力支持了

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定向的景观规划与管理 [2]。

4.3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实践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和难点

目前，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应用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然面临

诸多难点和挑战。1）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主

观性。目前大多数城市生境单元制图都是通

过遥感影像判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获得一系

列复杂定性化的生物与环境信息 [2]，这些信息

的评定和确立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其准确性

不仅受观测者专业知识水平的影响，同时也

受到比例尺和 GIS 技术的影响 [2]。因此，如何

减少或消除城市生境制图的主观性，是今后

生境单元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应

用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2）城市生境单元

制图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应用中的可

靠性和实用性。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当

今，如何加速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普及，并

将城市生境制图的有效数据信息和评价结果

用作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方案制定的

重要依据，也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难点和挑战。

5  总结与展望
5.1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需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笔者认为

未来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的研究仍需要重点解

决以下 3 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具有国家和地域特色的城市生境

单元分类方案。近 40 年来，生境单元制图的

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32]，但分类方案大多缺

乏地域特色。针对中国来说，未来需要在汲

取国外城市生境单元分类方案的基础上深入

理论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城市生态系统特点

的分类方案，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城市

生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规律。

2）减少城市生境单元边界划定的主观

性。城市生境单元类型及其分布极其复杂，

生境单元的边界划定标准也十分模糊，在实

际调查工作和结果诠释中往往会掺杂一些主

观因素，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因此，科学有效地界定城市生境单元边界、

真实有效地反映研究区域的生境分布情况是

未来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3）建立全尺度城市生境单元基础信息与

数据库。城市生态环境数据和生物学信息的

缺失，对生境单元制图的精确度具有重要影

响。未来要结合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城市

生态专项调查等多种途径，建立和完善不同

尺度的城市生境单元信息数据库，满足不同

尺度下生境单元的制图需求。

5.2  城市生境单元制图在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的应用前景展望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已经证明，城市生境

单元制图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城市生境单元制图研究随着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未来将在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的以下领域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生境单元制图与城市自然保护相结

合。保护含有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各类不同特

色的城市生境单元，是保障城市发展与自然

发展相协调的重要途径。生境单元制图可以

根据所获取生境单元的生态数据，结合生境

单元价值的评估结果制定具有保护价值的区

域整体保护方案，并最终形成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体系。

2）生境单元制图与城市绿地规划相结

合。城市绿地系统是维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载体。城市生境单元制图不仅可

以很好地展示城市绿地生态环境的现状以及

未来的规划前景，也能形象、直观地表征城

市绿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信息。城市生

境单元制图与城市绿地规划相结合，可以有

效地保证城市绿地规划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相协调，有利于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

和提升，也将为中国以生物多样性为导向的

城市绿地规划探索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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